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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亚维
听闻滕头村 97岁的傅嘉良老书记去世，勾起了我诸多

回忆，我把老书记 80岁时给上海高中学生做讲座的照片发

上朋友圈，以此纪念，获得朋友们的诸多关注。上海的朋友

也知道老书记的事迹，感慨良多。

曾记，2003年的清明节，我带着20多名学生，从上海到

滕头进行社会考察，随行的还有两位《上海中学生报》的记

者。师生一行受到傅企平书记和傅嘉良老书记的热情接

待。那天堵车，我们到滕头时已是晚上7时有余，但食堂的

饭菜还是热的。

那年，傅嘉良老书记已经80岁了，但听说是上海华师大

附中的高中学生来滕头做社会考察，就答应亲自给学生“讲

讲滕头，讲讲农村”，这应该是老书记的最后一次公开讲座。

第二天上午，傅嘉良老书记精神抖擞，按时来到会议

室，关切地询问同学们的学习情况，表扬同学们“在学习中

实践”，感谢同学们“把上海的世博宣传资料带给村民”，也

感谢“滕毅鸣同学向滕头村赠送书法作品”。

老书记向同学们介绍了滕头的过去和现在，并展望滕

头的未来——“要把滕头打造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

范”。整个讲座，本来约定一个小时，那天老书记兴致很高，

同学们不断提问，直到老师打断他们，同学们才依依不舍地

与老书记告别，最后用了 90分钟时间。老书记不用讲稿，

思路清晰，说起滕头村，就像拉家常一样，有说有笑，一下子

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同学们也不再拘谨，纷纷提出自己

的看法。老书记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中国的三农问题，实事

求是分析了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希望同学们“学成

后，多关注农村，多关注农业，农村大有可为。”

滕头村从一个不起眼的贫穷农村，建设成全球关注的

“了不起的村庄”，同学们都充满好奇。听了老书记的讲座，

同学们说：“现在懂了，因为滕头村有了不起的领头人，还有

了不起的村民，干部以身作则，干群同心协力。”

滕头村作为全国环境实践基地，历时两天的社会实践，让同学们感受

到了实践的魅力与收获，学到了课堂内无法学到的知识。回到上海后，

《上海中学生报》头版整版报道了上海中学生赴滕头考察，80岁的老书记

给师生们做讲座的新闻，同学们看到自己的实践成果和感悟登上了报纸，

与全市中学生进行交流，感到不虚此行。

高二（1）班的费婷同学，是我校全国理科班的学生，来自江苏。她写

到：“我是一个来自江苏的学生，希望通过这次社会考察活动，学习滕头村

科技兴农、以农促工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兴村经验，把经验带

到我的家乡，希望我的家乡也能像滕头村那样，充分挖掘本地优势，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早日奔上小康之路。”

高二（4）班的胡昊康写到：“上海是一流的城市，滕头是一流的农村。

滕头与上海一样，都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通过这次考察，我为中国农

村感到自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农村也让我们流连忘返。”

同学们对农村的深切感悟，与老书记的生动讲座分不开，老书记朴实

的语言，激发了同学们关注农村关注农业的兴趣。作为土生土长的滕头

人，我很自豪。

在回上海的路上，我告诉同学们，我就是享受着滕头的福利长大的。

1973年，滕头建起第一家村级幼儿园，我是第一届学生；1985年，滕头设

立奖学金，我是首届奖学金的获得者。真巧，高二（4）班的成莺和刘玥隽

合作的课题是《农村福利保障建设之我见》。他们写到：“滕头村的成功经

验之一就是该村村民的福利保障建设，滕头村很多方面的保障甚至超过

了城镇居民，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奖学金等，村民的幸福写在村民的脸

上。”

转眼，17年过去了，当年的同学们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佼佼者，但

他们经常关注农村关注滕头，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老书记的讲座，纷纷留言

或发来慰问，我就以大家的留言作为本文的结束和对老书记的纪念。

“滕头之行，印象深刻，感谢平易近人的老书记，给我的温暖的记忆。”

“谢谢老书记给我们做讲座，改变了我对农村的看法。”

“老书记，一路走好！”

沈国民
3月 11日晚，睡前我打开微信

朋友圈，惊悉被滕头村村民深深爱

戴的老书记傅嘉良于当日凌晨逝

世。在悲恸之际，一些回忆和思绪

也涌上心头。

我与老书记傅嘉良首次接触是

在1993年5月下旬的某一天。那时

有消息传来：滕头村荣获“全球生态

500佳”。老书记和当时的副书记

傅企平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在他们

的陪同下浏览了村容。采访后写成

《桔子堤葡萄河花果村》一稿，5月
29日在《浙江日报》上刊出。一周

后——6月5日，老书记代表滕头村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领联合国副秘

书长伊丽莎白·多德斯韦尔亲授的

“全球生态 500佳”奖章、奖状。在

初次接触中，除了高高瘦瘦的个子

和舒舒缓缓的语调，老书记留给我

的另一个印象是他的写字台特别整

洁，尤其台面上的一叠报纸和一叠

杂志摆放得非常齐整，与我所接触

过的村级基层干部迥然相异。这点

我在后文还会提及。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书记是在约

两年前的一个晴朗午后，在他家

中。我和他坐在已老旧得泛出些白

丝的皮沙发上聊天，话题主要是他

早年的经历。95岁的高龄显然已

使他的记忆力明显衰退，语速缓慢，

时有停顿、沉默。但对一些重要的

场景、细节还是记忆犹新，有时突然

兴奋地提高了声调。在那次漫谈

中，我对老书记有了更立体的了

解。我当时就想，眼前这位语句断

断续续的老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

一位令人敬重的嘉良者。

老书记在任 37年，以“敢叫日

月换新天”的气概和“一犁耕到头，

自己救自己”的精神，带领滕头村各

项事业发展走在全国农村前列。这

些已无须我赘述，我在想的是：是什

么使他从一名寻常的乡间草根成长

为这样一位时代洪流里的功勋者、

嘉良者，成为一位大写的人？

老书记是从极度贫穷和艰难中

锤炼出来的一条铮铮硬汉。他于

1924年 10月（农历九月廿六）出生

在赤贫农家。9岁时，父亲患吸血

虫病，脚生毒疮，因无钱医治，活活

溃烂而死。11岁时，母亲也因病去

世。年迈的祖父母把他抚养至 14
岁。他 14岁开始给本村人看牛，喂

饱两头牛自己也可白吃饭。到 17
岁能干庄稼活了，但因自己没田地，

只得给人家打短工维持生存，又因

上无片瓦只得寄住在本村好心人的

家里，过着有上顿而无下顿的生

活。23岁时，他背井离乡去上海寻

找生计，做过店员，在工地上搬过砖

头，在码头上扛过包，打工一年也看

不到出路，又返回村里。回村后，他

一边断断续续给人家打短工，一边

又做行贩生意。他先在本县的方

桥、江口一带购进草席，再挑着草席

步行到绍兴的新昌、嵊县，台州的天

台、三门等地叫卖，把草席换成米，

再将米贩到象山沿海地区换盐，再

将盐……他说：“有时一个白天要走

过十三道渡口，要走 100多里路，晚

上就睡在路过村庄的祠堂、庙宇门

口，有时半路还要碰上土匪强盗。”

如此“上磨肩胛下磨脚板”的苦生

意，一周也不过是赚来斗把米。

穷困的生活可以把一个人击

倒，但老书记从小所经历的诸多磨

难、多地辗转，造就了他吃苦耐劳、

沉着冷静、有勇有谋、倔强进取和纯

朴善良的个性，使他具备了一般农

民所不及的见识眼界。抗战时期，

土匪绑票事件时有发生，墩山（滕头

村旧名）和傅家岙两村为组建村自

卫联防队，从外面买了一支枪。当

时就是血气方刚的他把一支三八式

步枪蔵在一大捆犁虎哨（用竹梢做

的耕田用的牛鞭）里，连连骗过设在

溪口黄婆桥、萧王庙蔡桥头和后堂

前孙家桥头共三道日本宪兵岗哨，

安全回到了村里。自卫队在护村中

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有一晚，

他和几名自卫队员半夜巡逻，为“火

力侦察”，敲响了锣，并朝天开了几

枪。不想这时正有一个盗牛贼经

过，听到锣响和枪声，以为自己的行

径已败露，就弃下黄牛落荒而逃，被

自卫队员抓了个正着。次日，邻村

的牛主人赶来千恩万谢地领走了

牛。

在上海打工期间，有一天下午，

他在打工的年糕店附近的电车站发

现地上有一只袋子，捡起来一看，里

面装的全是钱。他紧攥着钱袋在车

站等了好久，但无人来领。他担心

自己人生地不熟而生出意外，便带

到年糕店暂时交老板保管，说要等

待失主来领。快到晚饭时分，一个

年轻人急急闯进年糕店领回了钱

袋。原来年轻人是一家商店的伙

计，丢失的是店里当日交银行的

钱。这事消解了那小伙计的几乎灭

顶之难。当时许多人称赞他真是个

嘉良之人，必有后福。

如果说磨难不坠其志是老书记

的生命底色，那么地域优秀传统文

化对他后来确立“利为民而谋”的情

怀则是最初的启蒙。贫困的童年留

给老书记印象最深刻、最快乐的时

光是赶庙会。离村西去数里的萧王

庙镇是西部山区通往鄞奉平原的水

陆交通枢纽，在通公路之前是个繁

华集镇。镇西南的百花岭上有一座

萧王庙，镇名因此而来。老书记的

姑妈家就在镇上。儿时的他去萧王

庙镇时，常常被百花岭上巍峨的庙

宇所吸引。每年的正月十三至正月

十八，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也

是奉化规模最盛大的庙会，在周边

地区很有名。虽然生活艰辛，但父

母也常带着小傅嘉良去赶庙会。父

母去世后，姑妈也会请小傅嘉良来

她家做客，观赏庙会。庙会那几天，

萧王庙里日夜演戏，周边十里八乡、

也有邻县的老百姓蜂拥而至。祭祀

活动由庙界下四堡（数村为一堡）轮

流负责。轮值的村为显示村大族

众，置办的祭品极为丰盛，所用的全

猪、全羊，一年前就由专人饲养。在

庙内祭祀毕，人们用八抬大轿抬着

萧世显的塑像在各堡游行。轿后面

随着仪仗、高跷队、十八盏连灯和抬

阁等，一路锣鼓喧天，鞭炮火铳齐

鸣。小傅嘉良先是看个热闹，慢慢

地从大人嘴里得知，这庙会是为纪

念一个古代的“好官”萧世显的。

据奉化地方志记载，萧世显是

汉初名相萧何的后裔，江苏沛县人，

宋天禧二年（1018）任奉化县令，爱

抚百姓，廉洁奉公，为民办了许多实

事，深得民望。天禧五年夏，正值早

稻抽穗扬花之际，县内大旱，稻禾枯

萎，尤以泉口（今萧王庙街道）为

重。萧县令巡察于阡陌陇亩之间，

察看地势，垂询农人，在大埠头附近

凿五里内河，又在剡江上拦江修建

土堰，抬高水位，使江水流入内河，

从而解除了旱情，后来人们把这道

堰称为萧公堰。不想次年早稻时泉

口又遭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落到

田里，顷刻间就把即将成熟的稻穗

啮啃精光，只剩下光秆。萧县令身

先士卒，率男女老幼到田间驱赶、捕

杀蝗虫。因正值伏天，暑热难挡，加

之连日劳顿，他在禽孝、长寿两乡之

交的界岭（今百花岭）中暑暴卒。

而小傅嘉良从他姑妈的嘴里听

来的民间故事更加生动：萧公在灭

蝗途中巡视至此，见到飞蝗如云，禾

苗被毁，怒不可遏，就捉到蝗虫狠狠

地咬死，并吞以解恨，捉一只吞一

个，捉两只吞一双，结果中毒而死。

为怀念这位勤政爱民的县令，民众

在他暴卒处立萧公祠奉祀。宋淳祜

十二年（1252）宋理宗赐庙额“灵

应”，在元朝又被追封为绥宁王，萧

公祠也改称为萧王庙，这座“剡东名

祠”至今是奉化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好的古庙。

小傅嘉良一次次目睹盛大的祭

祀萧王习俗活动，一次次耳闻千年

流传的故事，萧王成了他心目中崇

敬的英雄。直到多年以后，有一位

作家来滕头采访，他主动向她介绍

萧世显的事迹，并执意陪她去萧王

庙看看。在90岁生日时，他捐出30
万元存款给萧王庙青云村。他的姑

妈家在那里，他一生的伴侣——当

了一生村饲养场饲养员的爱人也来

自那里，他朴素地说：“我有好几个

亲戚住在那个村里，这两年，这个村

的村支书威望很高，我希望助他们

一臂之力，加速村里的发展。”这是

对亲情的感恩回报，我猜度其中应

该也寄托着他对童年观庙会、受启

蒙的几分怀想。

终身学习是老书记精神力量的

重要源泉，并使他在数十年的奋斗

生涯中始终保持锐气、与时俱进、创

新不休。我在前面提到过老书记初

次留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写

字台特别整洁，尤其台面上报纸和

杂志叠摆得整整齐齐，与我所接触

过的村级基层干部迥然相异。后来

和老书记接触多了，了解他虽然只

在傅氏族塾里读过两三年书，但格

外重视读书读报，注重学习。在他

那个时代，报刊是各种政策方针、重

要信息的主源，他对报刊上的一些

重要报道和文章几乎到了研读的程

度，有特强的新闻敏感性。1978年
春，比安徽凤阳小岗村 18户农民偷

偷签下大包干契约早大半年，滕头

村公开办起了花卉园艺场。这源于

一次读报的触动——春节刚过，他

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看到一篇题为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报道，说

的是安徽省委调整落实农村经济政

策的事。一篇报道打开了他的心

扉。这时又恰逢滕头村十几年的改

土造田成效初显：滕头人缴了公粮

又吃饱了饭。他看到人民生活在好

转，国家在拨乱反正，在当时农业生

产“以粮为纲”的背景下，他先人一

步顶住压力，毅然办起了村花卉园

艺场，这也是滕头绿色发展的标志

性事件之一。因为爱学习，他能把

握发展趋势，对人对事认得准方向，

而一旦认准了，就“一犁耕到头”。

有人因此说他倔。在滕头发展的每

一个关键时刻、转折关口，他身上这

种倔和坚持往往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在滕头发展史上有许多

许多。他是一个在农村最基层干部

中少有的爱学习、善于研判大势的

智者，是一个以学习促实践并从中

增长见识才干的佼佼者。

老书记最初显示出不凡的见

识、魄力和才干是在 1952年。那还

是在办互助组时，许多人都喜欢和

富户搭伙，平时嗓门不大的他喊一

声“最穷的都跟我来”，真的办起了

一个“穷棒子”互助组，并被推举为

组长。一年下来，他带领的“穷组”

年终收成大大超过了“富组”，让人

们刮目相看。1956年，他又领头办

起村高级社，随之又任由墩山和肖

桥头、傅家岙三村高级社联合组成

的“三联社”副主任。上世纪 50年
代末，全县抽调各公社农民工上横

山水库建筑工地，他被任命为当时

肖镇公社的民工营营长。他率领的

肖镇营克难攻坚，在劳动竞赛中屡

屡领先，并且伙食也办得好，民工积

极性特别高，是特别能战斗、屡受嘉

奖的红旗营。从工地回来，他就被

提拔为“三联社”主任、党支部书

记。1960年5月滕头村（时称屯头）

单设为大队，他众望所归首任党支

部书记，直至 1997退居。自从 1965
年冬他铲起第一锹冻土，拉开了滕

头村为期十余年的改土造田战役序

幕，滕头以后走上波澜壮阔的发展

道路就已被注定。没有老书记，不

会有滕头的今天。

老书记是一个大写的人。苦难

磨砺其志，地域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情怀，从学习中汲取精神力量，组成

了这个大写的“人”字的基本骨架。

在时代洪流中，他可谓是一位创造

奇迹、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又是一

位慈祥的邻家老人。记得有一个周

末，我带还在读小学低年级的女儿

去滕头村玩，在村办公楼下遇见了

星期天不休息的老书记。他对我女

儿招招手，一边说着“囡囡，来来，来

来”，一边掏出两个带着体温的滕头

桔子塞给我女儿。二十多年过去

了，那细微而亲切的动人场景还在

我眼前清晰浮现，那一声笑吟吟的

“囡囡，来来，来来”，还在我耳边回

响，恍如昨日。

“瞻彼南陔，时物嘉良”，斯人已

逝，功德永垂。

大写的嘉良者
——缅怀老书记傅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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